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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郑梦雨、郭雨祺

　　黄昏山坡顶，一头头“雄狮”脱下装束，高高
低低的少年露出身来。
　　又一次，浙江宁海前童古镇里的“舞狮少年
班”结束了当天的训练，汗水伴着暮色向山脚四
散开去。
　　在36岁的童攀峰带领下，古镇里常有几头

“狮子”穿梭于狭长街巷、四方祠堂、矮山坡顶。
被遗忘的舞狮传统，在少年的步伐间重获新生。
　　“从狮头的嘴巴往外看，世界是扁的。”队长
张镇浩说，“戴上狮头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
是一只狮子”。
　　对舞狮者而言，“狮头”仿佛一个造梦装置，
戴上就是一头雄狮，摘下就回到生活本身。“以
德习武，以武艺狮”的信条，也随着舞步融进了
他们的血液。

蛰伏

　　遇见舞狮前，童攀峰是当地一家电脑维修
店的店主。儿时起，他的梦想是做一名体育老
师。高考失利后，他当过接线员，开了维修店，

“在小镇上过着平庸的日子”。
　　直到27岁那年元宵夜，电影《狮王争霸》里黄
飞鸿的形象诠释了“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
通过荧幕走进无数人家，刻进一代人的记忆。
　　“那时大家都在外面放鞭炮，我口袋里没
钱，不想出门，在家一遍遍看电影。”男儿当自
强，童攀峰回忆，电影剧情“像一道闪电劈中了

我，兴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感觉浑身是劲儿”。
　　次日清晨，他拉着跑友每人投了 500 元钱
买下两套舞狮装备，自学了一两个月后，大伙儿
陆续散去，只剩自己还在坚持，他说“不想被别
人看笑话”。
　　江南前童古镇的舞狮传统最早可追溯至
清乾隆年间，又于20世纪中叶逐渐没落。
　　童攀峰曾听老一辈讲起，自己的爷爷多年
前曾经是镇里舞狮班的成员。这份对舞狮“有
迹可循”的热爱，无形间耦合了他内心的指引，
凿实了坚持下去的念头。
　　学艺之路好似一条难行的山路。不挣钱，
还要花费积蓄，四处求人，不被理解，“像小丑一
样”。
　　但童攀峰说，“我之前已经平凡了二十多

年，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自学两个月后，
他开始在龙狮渊源深厚的两广地区拜师，系
统学习舞狮动作、鼓乐和龙狮文化。几年
后，他考取龙狮项目国家一级教练员、裁判
员证书，2017 年起在镇上的学校开设舞狮
课程。
　　“别做病猫了，去做一只雄狮吧。”他想。

狮吼

　　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里，舞狮师父
“咸鱼强”皮肤黝黑、身形精瘦，沉默又执拗地
带领徒弟阿娟追逐梦想。
　　不论从哪个层面看，古镇上的童攀峰都
与“咸鱼强”十分相像。

　　每周四下午，前童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
都会迎来一群等待训练的“小狮子”。跑步、
扎马步、做俯卧撑、学习步法程式，舞狮考验
的不仅是动作技巧，更是体能和意志。
　　得益于学校和政府支持，童攀峰的舞狮
课堂逐步有了声色，6年来，舞狮班从最初的
几个人扩展到如今的三十多人，聚合着镇里
越来越多的少年。孩子们这样评价教练：私
下温和亲切，但训练时很严肃。
　　偶尔也有闹情绪的“小狮子”。天气炎
热，少年们动作懒散、体力不支，有时赌气不
配合。童攀峰关心过后，对他们大声地说，

“我要听到雄狮少年的吼声”。
　　想学好舞狮，先要学会吃苦——— 这是童
攀峰对每位队员的叮嘱。

　　无论天气好坏，少年们带着装备练习跳桌
子、跳凳子，学习锣、鼓、镲等乐器。“比较辛苦，
但是喜欢。”12 岁的葛熙文说。作为狮子班为
数不多的女队员，她觉得自己和男孩们没什么
差别，虽然力气弱一点，但打鼓节奏感更好。
　　呼喊梦想这个古老命题突然变得如此真
实。2021 年的浙江省第八届龙狮锦标赛令
童攀峰倍感欣慰——— 训练时老是受伤、流泪
的“小狮子”们，在赛场上零失误，完整地做完
一套动作后，队员中诞生了“少年狮王”。
　　“咸鱼”要翻身，醒狮要起舞。
　　“他们都说我是现实版的‘咸鱼强’，我自
己也觉得像，的确不甘平凡。”童攀峰笑着说。

起舞

　　“毛羽狻猊碧间金，绣球落处舞嶙峋。”伴
随着鼓点，“小狮子”们轻盈有力地跳跃，时而
眨眨眼睛，时而挺拔站立，精神抖擞。
　　竹子做的狮头有十几斤重，一套 5 到 6
分钟的表演，包含十多个难度动作。狮子的
八种神态——— 喜、怒、哀、乐、动、静、惊、疑，精
准呈现要靠狮头和狮尾的默契配合，“人狮合
一”无疑是每一位舞狮者的最高追求。
　　左右摇头表示开心，半闭眼是垂头丧气，
突然眨眼意味着害怕、受惊……在舞狮套装
之下，少年们也跟着做表情。一个托举站立
的动作，相当于两个孩子在空中叠罗汉，难度
可想而知。
　　 10 岁的小瘦子王佳兴学习舞狮不到一
年，身形轻巧扮演狮头，是队里公认进步最快
的；小胖子童宇衡扮演狮尾，来训练后“吃得更
好了”。对他们来说，学习舞狮能磨练意志，能
出去比赛见世面，能赚零花钱，还能交朋友。
　　几年下来，坚持训练的都是肯努力的孩
子，每一个都流过泪、受过伤，也有学了两年
都没能被选中参赛却依然坚持训练的。童攀
峰说，“龙狮精神是自强、奋勇、崇礼、忠义，对
塑造孩子性格也有影响，这就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电影《雄狮少年》中，“咸鱼强”带着阿娟
跳梅花桩，童攀峰说这是“一山总有一山高，
要保持谦逊，但不怕跌倒”。
　　暮色四合，孩子们穿戴的套装还没来得
及脱下，远远望去，分不清是少年还是雄狮。
　　梅花桩上有虚设的高台，小镇雄狮决心
要起舞。

本报记者杨湛菲、尚升、郝建伟

　　“大王让我来巡山，我把山间转一转，带上
我的馕，提上我的水，生活实在太逍遥！”
　　2018年，新疆温泉县呼和托哈种畜场的农
民单志政被县文物局聘为野外文物看护员。这
年9月，他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
　　今年6月，单志政被自治区评为2022年度

“新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这一称号全疆仅
有20个人获得。
　　荣誉在肩，单志政仍走着他的平凡之路。
骑着摩托，带着干粮，在山野间巡逻守护，驰骋
探索，一日有一日的责任，一日有一日的乐趣。

爱捡石头的农民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位于中
国西部边陲，是单志政的家乡。这里文物点多
面广，保存相对完整，形式多样，因此温泉县被
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温泉县现有文物保护点 258 处，主要以墓
葬为主，另外有岩画、遗址等，为研究古代北方
游牧民族、部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考证资料。
　　单志政与文物的渊源，要追溯到 1999 年。
当年，单家分得一块300亩的荒地，被准许开荒
种地补贴家用。
　　一次开荒时，单志政在自家地里捡到两块
马鞍形石磨盘。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文物，只
是发现上面有磨痕，觉得“不像平常石头，和历
史书里的石器很像，肯定不是现代人用的”，就
用自行车驮回了家。
　　不料，这遭到了父亲一顿数落。“你从哪弄
来这些烂石头疙瘩，大老远驮回来不嫌累，放在
家里占地方！”
　　“后来，石磨盘放在门外，被邻居捡去洗衣
服了，直到 2008 年捐文物的时候，我才把它们
找回来。”单志政回忆。
　　此后，单志政陆续在自家地里捡到数件石
器、陶片等文物，悉数珍藏。
　　 2008 年，县文物局到呼和托哈种畜场做
文物普查、宣讲工作，单志政找文物局工作人员
到家里，鉴别他这些年捡到的“文物”。此后，单
志政向县博物馆、州博物馆累计无偿捐赠了
500余件文物，以石器为主，基本都是在自家荒
地和野外巡护时捡到的。
　　这些年，他通过自学“充电”，渐渐提高对文
物的认识。北京、自治区的专家不时来温泉县
进行考古发掘和指导工作，单志政珍视“旁听”
的机会，他见缝插针，有机会就到现场观摩
学习。
　　“时间一长，专家说我也算是个‘土专家’
了！”因为总能捡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各种石器，
他被一位文物专家戏称为“草原鹰眼”。
　　“人家跟我说，‘不知道是你跟石头有缘，还

是石头跟你有缘’。”单志政说。

最“对口”的专业

　　野外文物点多面广而文物工作者人手紧缺
的问题，曾困扰着当地文物保护部门。
　　 2018 年，温泉县为县域内 26 处自治区级
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配备野外巡护员，单志政
负责看护鄂托克赛检查站西南墓群。
　　“我没上过大学，但从小对历史和地理很感
兴趣，当上文物巡护员后，干的是自己最喜欢的
事情。”对单志政而言，这就像是分到了最对“口
味”的专业。
　　鄂托克赛尔河河谷两岸的高山台地上，东
西 5 公里、南北 1.6 公里的看护范围内，分布着
大大小小二百多座墓葬。巡护的一项任务，就
是确保这些野外文物不被人为破坏，并拍照上
传它们的状态。
　　一个文物点通常配备两名看护员，单志政
和妻子袁琴一起守护着这方土地。每隔几日，
围着文物点转一转，观察有没有脚印、摩托车辙
等有人来过的痕迹。
　　看似简单的文物巡护，是漫长而繁琐的
过程。
　　从呼和托哈种畜场到看护地，来回有 150
公里的路程。一辆摩托车，载着俩人一趟趟
往返。
　　即便是摩托车，也只能行进到河谷较为开
阔的地方。再往深走，往高台上爬，必须徒步。
遇到险峻难爬的地方，夫妻合力，互为照应。

　　夏天，背上一天的水和食物，在野外要待
十几个小时。山上天气多变，来不及躲雨淋
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
　　冬天，顶着寒风骑行百余公里。山里雪
厚难行，稍不留意，便会落入隐藏的“陷阱”。
一次过河的时候，袁琴不慎踩到一块浮冰，掉
进河里，瞬间感到浑身刺骨冰冷。
　　长距离的骑行途中，突发情况时有发生。
单志政的摩托车后备箱中，常备扳子、铁丝、
胶水等修理工具，靠着“土办法”解决掉一个
个问题。
　　一次，摩托车外带坏了，单志政就把衣服
拧成绳，塞进外带与内带中间作支撑，使摩托
车不会左右摇摆，就这样勉强骑回家。
　　因为热爱，所以乐在其中。类似的事情
很常见，单志政不以为意，只把它们当作趣事
看待。
　　“这个是石堆墓，那种就是石围墓。围成
的圆形大小不同，说明墓主人的等级不同。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排链状分布的墓
葬，看得特别清楚……”来到熟悉的地方，单
志政打开了话匣子，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文物部门明确规定，看护员每月对文物点
的巡逻不得少于 4 次，而单志政夫妻俩每月

“上山”至少要五六次。除固定每周一次的巡
护，一旦接到牧民举报线索，他们需要上山
核查。
　　单志政的巡护范围内有 5 条山沟，除此
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去察看河对岸 6 条山沟
的情况，那边的台地上，也有一些未定级的墓

葬。“不是分给我哪块就看哪块，野外看护文
物，不分地方。”单志政说。
　　当上文物看护员后，单志政“捡石头”的
范围更大了，并且还开始关注野外岩石上留
下的岩画。
　　“有一次与怪石沟的看护员交流，他说

‘有黑石头的地方就有岩画’，我就开始在我
的巡护范围里找黑石头，找岩画。”单志
政说。
　　 2018 年 5 月 18 日，这个日子单志政记
得很清楚，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巡护范围
内找到岩画。在一处坡顶的黑色大石头上，
画着13只山羊，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之后我每上去一次就多找到几只羊。”
单志政甚至清楚地记得，每一只“羊”的具体
位置在哪里。
　　如今，除了日常巡护这一“必修课”，寻找
并保护岩刻画也成为他“自选”的工作之一。
看岩画、找石器、巡逻墓葬，单志政的“课程
表”日渐丰盈。

“这不是得罪人的事”

　　温泉县的文物点基本都在山区，造成了
看护难度大、看护条件艰苦等客观问题。尽
管单志政夫妇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但毕竟
巡护次数和精力有限。
　　单志政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发动牧民参
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中来。
　　在巡护过程中，单志政会给周边牧民宣

传文物保护的知识、相关法律法规，使他们具
备文物保护的常识。
　　他的摩托车后备箱里，常放着几沓自己
打印装订的《文物保护法》，以便随时发给牧
民，供他们学习。
　　法律条文晦涩难懂，单志政用牧民们习
惯的语言一讲，通俗易懂。
　　“这里面，古代的东西有呢，你们来放牧
的时候，那个石头不要动，老先人的东西，受
法律保护。”
　　春夏秋冬，牛羊转场，每年到这里放牧的
牧民一茬接一茬。单志政一遍遍地反复讲
解，告诉人们怎么保护文物。
　　碰到游客，单志政也会提醒他们保护好
文物，还会告诉他们不要乱扔垃圾，不能点
火。女儿担心他可能因此与他人起冲突，但
单志政觉得，“这不是得罪人的事”。
　　“保护文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
这是单志政最爱讲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这是
单志政最大的愿望。
　　放假的时候，单志政还会带一双儿女上
山，给他们讲岩画的故事，一起讨论交流。
　　言传莫过于身教。单志政的女儿和儿子
都做过州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对文物有
着浓厚兴趣。
　　女儿单欣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她觉得
父亲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以后从事的职业
也可以宣传文物保护工作。
　　十几年过去，单志政捐给县文物局的两
个马鞍形石磨盘正静静躺在温泉县博物馆的
展柜中，无声地述说着千年前的历史。
　　单志政还记得，石磨盘捐给县文物局时，
父亲高兴极了，骄傲地说：“你捡的不是破石
头，都是有用的东西。我儿子捡的都是有价
值的东西！”
　　当年捐赠第一批文物后不久，自治区的
专家来单志政家地里考察，认定为是一处聚
落遗址。为了保护文物，单志政的 300 亩地
一直撂荒到现在。
　　不仅是“国家的东西不能拿”，单志政对
文物价值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文物放在我
这，什么也不是；放在博物馆、交给历史学家，
那是见证一段历史”。
　　从捡石头的农民“转岗”为文物守望者，
单志政一直秉持自己的坚守。他还会时不
时到博物馆看一看，看看那些经自己手而如
今陈列在展示柜中的文物，究竟有着什么样
的前世今生，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意味着
什么。
　　对他来说，捡石头抑或是巡山，都是热爱
的事业；而作为看护员，心中更多了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感、使命感。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却
也重于泰山。

祖国西陲，一位爱捡石头的农民“转岗”文物守护者

左图：7月30日，单志政与妻子袁琴在巡护途中经过一处岩画。右图：7月27日，单志政在自家院中展示荣誉证书和奖杯。本报记者郝建伟摄

  每逢节日，锣鼓声声，五彩的狮子让

江南古镇更加喜庆

  浙江宁海前童古镇舞狮队，由前童镇

的中小学生组成。近年来，古镇舞狮队多

次在全国和全省的龙狮锦标赛上取得佳

绩。古镇舞狮活动的复兴，离不开一个热

血青年——— 童攀峰。他在 26 岁时受电影

《狮王争霸》影响，到全国各地学习舞狮。

2016 年，他在政府支持下回乡推广舞狮

进校园活动，帮助中小学生强身健体、传

承文化。古镇少年的心里燃起了“雄狮”

之火，也让古镇充满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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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舞狮少年上山训练。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


